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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延安时期的文艺通信员运动，二十世纪

三十年代左联大力推动的“工农兵通信员运动”不太

为人所知。从 1930年左联执委会决议提出“坚决开

展工农兵通信运动工作”①起，该运动便频繁见于左

联相关文件和盟员讨论。这是一场由左联盟员和工

农兵结合，以期实现“文艺作品通俗化”和“革命作家

工农化”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它曾经被左联寄予

厚望。瞿秋白说：“要开始经过大众文艺来实行广大

的反对青天白日主义的斗争，就必须立刻切实的实

行工农兵通信运动。”②周扬则强调“工农通信运动是

当前最迫切的任务”③。鲁迅也提醒北方左联“要努

力搞工农兵的通信运动，从这中间培养自己的作

者”④。工农兵通信员运动也不只是停留于口号而毫

无建树，193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与左

联的倡导和组织有着密切关系⑤，而报告文学正是工

农兵通信员运动实现文艺大众化的主要途径。⑥文

学史家王瑶评说它在工人、都市店员、学生和乡村知

识分子中有计划性的组织活动收到了实绩。⑦但时

移势易，这场曾受高度重视并实际推行且取得过实

绩的运动现今已很少有人关注。

一、工农兵通信员运动的发生

工农兵通信员运动可以追溯到苏俄“劳农通

信”。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和沃隆斯基等人与岗位

派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无产阶级能

否建立自己的文化包括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特性

及它与前代文学、与同路人文学的关系”“党对文学

应该采取什么政策”。⑧这场论战波及范围很广，苏

俄主要领导人、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和文学家等都参

与其中。在苏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24年 5月 9日
召开的文艺政策讨论会上，托洛茨基一方认为“无产

阶级独裁的时期是很短的过渡时期，而这很短的过

渡时期又是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时代，所以无产阶级

要在它的独裁时期，创造独立的无产阶级文化及文

学……是不可能的”⑨。而岗位派和卢那察尔斯基等

人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站在这阶级斗争的地盘上

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学与文化是能够成立的”⑩。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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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巴赫在会上更进一步提出“劳动通信”是培养无

产阶级作家重要一环的观点。无产阶级文学的拥

护者们开展了广大的工农兵通信员运动，“几千几百

的作家，参加了统一团体的设置，更加密切的和大众

的文学的下层(即劳动通信员)结合”。据日本学者

茂森唯士介绍：“当时全联邦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华
普)考虑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成长逐渐地带了大众的

性质，尤其是劳动通信员和农村通信员应该是看做

文学的预备军队，新的工人农人作家应该从这些通

信员里面产生出来，所以他们的阵线不仅伸张到熟

练的作家，而且要伸张到新进作家以及文化的地正

在成长的工人读者。”苏俄“劳农通信”还影响到了

日本、德国等地。

苏俄等国家“劳农通信”相关情况引起中国左翼

的强烈关注，他们对国外劳农通信运动深感触动并

给予了极大肯定。冯雪峰《新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文

学》《新俄的文艺政策》等译著较早介绍了苏联“劳农

通信”的开展进程。稍后左翼刊物如《萌芽》月刊“国

外文化事业研究”和“国内外文坛消息”、《文化月报》

“文化情报”、《大众文艺》“各国新兴文化概况”、《文

艺新闻》“国外文艺消息”等专栏均登载国外“劳农通

信”消息并展开热烈讨论。瞿秋白指出，中国普罗文

学运动还在幼稚期，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队伍——

苏联无产阶级文学斗争应当是我们的模范。以群

明确说：“从工农通信员里面可以培养出最有力的新

作家，这是无可怀疑的。最近各国的新文学运动底

实际，都证明了这件事情。譬如苏联近几年来新文学

底伟大的发展，就从工农通信员运动上获得了无限的

创造力。德国近年来新的革命文学飞跃地发展起来，

主要的完全是靠许多工人通信员出身的作家。所以，

工农通信员无疑地是工农作家底策源地。”

左联确曾大力推动了中国的工农兵通信员运

动。最早在第三次盟员大会上左联即提出了要开展

“工农兵通信员运动”，其后左联执委会第一次将“工

农兵通信员运动”写进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情势

及我们的任务》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案，紧接着

左翼作家在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后的决议

案中再一次提到开展工农兵通信运动。在左联第四

次盟员大会上更明确要“扩大工农兵通信运动，建立

农村通信机关”。此外《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

任务》《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对于中国无产文学的决议

案》《关于左联改组的决议》《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

的决议》等左联重要文献都有工农兵通信员运动相

关指示。左联并非只是口头号召开展工农兵通信员

运动，还做了不少实际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左

翼刊物上有苏俄等国工农兵通信员运动译介，刊登

了左联系列讨论，也设立了一些工农通信写作专栏，

如《萌芽》月刊“地方通信”、《太白》“速写”以及《大众

文艺》“新兴文学专号”等栏目特意为工农来信提供

了发表空间。夏衍、丁玲、艾芜、胡也频、吴奚如、周

文等人都参与过发展工人通信员的实践，发现和培

养了高而、匡庐、白苇、周白月、吴保太、戴叔周等一

批工农兵作者，还创作了一些速写和报告文学作品。

左联推动工农兵通信运动有几个方面原因。首

先是应国际革命作家联盟要求。萧三在介绍1930年
哈尔可夫国际革命作家代表会议时大篇幅介绍了各

支部工农通信员良好发展态势，他提出国际革命作

家联盟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之一是再次确定普罗文

艺发展路线，既反对否定无产阶级文艺存在和认为

同情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文艺唯一创造

者的右倾观点，也批评认为只有工人通信员是无产

阶级文艺源泉的“左”倾观点，他认为如果各国都努

力发展工人通信员运动，那么无产阶级文艺的创造

就大有希望。左联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中国支

部，萧三传达给左联的讯息显然是要开展工农兵通

信员运动。

其次，开展工农兵通信员运动还是革命动员需

要。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除了发动军事斗争，

也强调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注意发动和联络一切可

能反对和批判国民政府的因素，包括把自己的力量

渗透进文化领域。”文委书记潘汉年指出，在阶级矛

盾激烈的形势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无疑义的应当

加紧完成革命斗争的宣传和鼓动的武器之任务”。

潘汉年不仅提倡作者本人要亲自参加革命斗争，去

获取无产阶级经验，还强调应该争取和鼓动工农大

众中的识字分子，要“尽量征求大众——被压迫的工

农斗争生活的记录，不管通信，随笔，日记，并且一定

要特别注意识字的工农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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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工农兵通信员运动更被视为实践文艺大

众化的基本途径之一。1930年左联执委会决议案指

出：“在阶级对立越发明显的时代，需要动员广大群

众起来为苏维埃政权斗争，需要去汇合一切革命的

感情来充实革命的发展。”左联号召全体盟员到工

厂、到农村、到战线、到社会的地下层中去，去了解组

织地下层的感情，并将其汇合组织到最进步的解放

斗争中来，以达到文学“从少数特权者的手中解放出

来，真正成为大众所有”和“改变作家生活，让作品内

容充满无产阶级斗争意识”的目标。工农兵通信员

运动在这里第一次正式作为实现“文学为大众所有”

的一种具体实践途径被提出。左翼理论家认为工农

兵通信员运动恰好可以实现“知识分子走向大众”和

“在工农中培养自己的作家”两条道路的结合。通过

开展这一运动，其他如作家的生活问题，小资产阶级

意识的克服问题，作品之内容与形式问题，会顺利地

得到解决。这一运动“不但促进我们的作家到工厂，

到农村，到战线上，到被压迫群众当中去的决心”，而

且还“能够从封锁了的地下层培养工人农民的作

家”，在左翼理论家看来“工农通信员是新的工农作

家之预备队”。《文艺新闻》编辑部明确提出，“大众

化将是一切文化上的活动中心”，而“工农通信工作

将为文艺大众化，无产阶级文艺产生最正确的而真

实的基础之一”。

二、“书斋”和“地下层”的“通信”联动

鲁迅曾高度评价高尔基的一篇报告文学，认为

它“脱出了文人的书斋，开始与大众相见，此后所启

发的是和先前不同的读者”，他还指出在中国的工农

中想要出现高尔基似的伟大作者，一时恐怕是困难

的，而像这样出身于底层的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可

以作为“中国工农”阅读的“范本”。从中可见鲁迅

对工农作者的希冀。工农兵通信员运动正是要让作

家走出书斋，深入工厂、农村、战线，到社会的地下层

中培养工农通信员，像门头沟矿山、开滦矿、天津和

唐山的一些工厂都发展有工人通信员。左联培养

工农通信员的路径大体可以归为三个环节。第一是

借助工人夜校力量培养和发现工农写作者，如杨树

浦工人区的涟文小学、惠知完全小学、虹口区唐山路

半江小学以及辣斐德路附近美德小学，都是白天教

孩子，晚上给工人补习。第二是左联作家修改工农

稿件。艾芜、甘迈、周文、周钢鸣、何家槐等人都曾参

与这项工作，倘若遇到一些不错的作品，左联作家便帮

忙指导修改并介绍到刊物上去发表。第三是报纸杂志

推介。为了能让大家注意到这些原本名不见经传的

工农稿件，左联作家还会在报纸杂志上进行推介。

左联创办工人夜校当然并非只为培养工农通信

员，但工农通信工作赋予了工人夜校新的使命，即让

工农掌握识文断字能力，从中发展一些有一定写作

能力的工农作者。据丁玲回忆：“为了开展工人通信

运动，在工人中搞大众文艺，左联办了工人夜校，艾

芜同志就去教过书。”在王尧山印象中，周文曾主动

向他了解过在上海当学徒的生活情况以及工厂的罢

工斗争，并且鼓励他把经过写成报告文学。左联在

多个工人区办有工人夜校，派作家去当教员，教文

化，甚至教创作。像高而、吴保太、周白月、高树

颐、魏辛等工农都在左联帮助下开始尝试创作。

这种方式拉近了左联与工农兵的距离，让左联作家

收获了工农的赞许。一位热水瓶工厂的工人就在悼

念周钢鸣的文章中写道：“他一听说我是个工人，还

有一些工人朋友，很高兴，对我很热情。不久他就常

到我家里来玩，开始介绍一些书给我看……我文化

不高，有看不明白的地方就问他，他耐心地给我解

答。”左联让全体盟员到地下层中去的号召在一定

程度上得到了落实，虽然工人夜校条件艰苦，但左联

作家却借着这一运动深入工农生活中了。难怪夏衍

曾评价说，“左联乃至文委，真正和工人运动发生直

接联系，应该说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左联作家和工农作者发生“通信”联动，开启了

对新的艺术形式的探索。周扬曾提出“工农通信员

必须运用各种小的形式，如简短的报告，sketch，煽动

诗，墙头小说等形式”，但目前尚没看到“煽动诗”的

实际创作，工农兵通信员运动应当是主要发展了工

农通信、报告文学、sketch(速写)和墙头小说这四种既

相关又有所不同的文艺形式。

首先是工农通信。1930年 5月 1日《萌芽月刊》

地方通信栏目刊载了工人通信《我们的生活》。这篇

通信从女工视角细致入微地揭露了工厂里从工头到

资本家的多重压榨，由内而外地剖析了工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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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挣扎。此外，阿龙头《工厂通信》、戴叔周《前线

通信》、苍剑《矿工手记》等通信大都以第一人称叙

述自己在工厂、农村及军营遭受的压迫和痛苦，汇集

着底层最真实的声音。而当痛苦汇聚到一定程度，

便凝结成强烈控诉：“资本家简直是喝我们工人血汗

过活的魔鬼呵!”“这付汗洗黑了的面皮，这双铁石

磨粗了老虎钳似的手，对着什么人也不惭愧，握着什

么东西也是应当。”这些“心声”传递着血脉偾张的

革命情绪，是每篇工农兵通信必不可少的元素。这

种形式由“工农兵”写，又由感同身受的“工农兵”读，

直接沟通传递了工农兵的革命情绪，能让工农兵产

生共情进而投身革命斗争，因而能够发挥“鼓动”和

“组织”工农的作用。

除工农兵通信外，报告文学也是工农兵通信员

运动的重要文艺形式。和工农通信以工农作者为主

不同，报告文学实际以左联作家的创作更具代表

性。夏衍是 1930年代报告文学代表作家，写下了许

多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作品。1931年 10月 23日左

联机关刊物《文学导报》发表《劳勃生路》，这是夏衍

的第一篇报告文学作品，是他对左联号召全体盟员

“到农村到战线到社会的地下层中去”，“创造我们的

报告文学”的一种响应。创作《包身工》期间，夏衍亲

自到包身工住宿工房考察了足足两个多月，每天半

夜三点多起身走十几里路赶到杨树浦，深入调查工

人的工作生活，搜集真实细节，刻画了让人动容的

“芦柴棒”形象。其他左联作家如楼适夷也积极响应

工农兵通信运动，翻译和创作过许多优秀报告文学

作品。上海抗战期间，楼适夷在闸北前线住了一个

多月，创作出反映十九路军爱国将士英勇抗击日本

侵略军的报告文学作品《战地的一日》。《上海事变与

报告文学》《上海的烽火》这两部报告文学集当中

许多作品都是楼适夷等人亲自上火线，从战壕中得

来的珍贵记录。

此外，“速写”也在《北斗》《正路》这两个左联机

关刊物及其他左翼文学杂志上频繁现身。“速写”原

义为概略、草图，美术领域指初步的绘画草稿，后来

这个词被文学领域借用，逐渐发展成一种简洁、通俗

的具有纪实性和故事性的小文章。俄苏的速写作者

包括工农通信员和作家：“不仅是工人通信员利用之

以描写他们在工厂中、矿穴中，或农村中的生活，而

且这种速写的形式常被著名的苏联作家运用，以描

写他们所访问的特殊工业之每分钟的琐碎。”中国

的情况也十分相似。杨潮《包饭作》从“我”的主观感

受起笔，由“黑暗而陡得可怕的楼梯”到女孩子们的

卧室，迅速地将这些女孩的非人生活客观勾勒出

来。与此类似，织云《纱厂巡礼》由“一块又黑又大的

黑棉帘子”带出被机器折磨的女工，反映工厂女工的

悲惨境遇。周钢鸣《疲劳的夜》写尽了手艺人的勤劳

朴实与痛苦挣扎。工厂技工高而的《小张》为读者展

现了一个充满辛酸的底层工人形象。农民周白月的

《姐姐》描写了一个为了收成哪怕病重还要坚持下田

干活儿的姐姐。还有周文的《茶包》、吴奚如的《他乡

遇故亲》、何家槐的《哑吧子》等速写作品篇幅短小，

不约而同地截取地下层的苦难生活，以客观描绘的

手法再现真实场景，从而产生撼动人心的效果。

最后，墙头小说也被作为培养工农兵通信员的

一种途径加以提倡。金丁曾回忆说：“左联提倡过

写墙头小说，它要求写的短而通俗，便于读者在极短

的时间里看完。我曾练习写过，但很不易写。我觉

得不只是个技巧问题，更重要的是了解工人喜欢看

些什么内容。”墙头小说最初从日本传来，《文艺新

闻》特意开设“墙头小说”栏目，作品来源主要有两部

分：一是翻译国外墙头小说，二是工农和左联作家的

创作。该栏目征稿启事说明：“本号起本刊每期刊载

墙头小说一小篇，以一千五百字为限，由适夷主编，

请读者投稿。”其发表的第一篇墙头小说是日本作

家窪川稻子的《千人针》，小说从一群工厂女工的闲

谈起笔，通过对话展现了一个从懵懂到觉醒的工厂

女工形象。该小说仅一千多字，为后来的创作提供

了参考。工人白苇在墙头小说的写作上较有成绩，

其《火线上》《墙头三部曲》《游戏》《夫妇》等写得简短

而通俗，以具体的事实描写鼓舞读者。有研究者评

价其作品《游戏》：“人物不多，对话却极富童趣，能比

较集中地表现孩子的纯真与活泼，既有鲜明的思想

意义，且有无产阶级家庭的生活乐趣，确是一篇寓教

于乐的好作品。”当时郑伯奇也创作了不少“墙头小

说”，后集成《墙头小说集》。左翼作家巴夫在左翼

盟员何家槐、周钢鸣等人的帮助下学习墙头小说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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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其《情形小说》一书中收录了十二篇墙头小说。

这些墙头小说虽较少进入中国文学史的视野，但却

是左联开展工农兵通信员运动的重要尝试，具有特

殊的时代意义。

三、报告文学和工农兵通信员运动的出路

通过上述考察可以看到，左联作家与工农作者

主要以工农兵通信、报告文学、速写、墙头小说这四

种文艺形式呈现地下层生活。但后来学界却常常直

接将“报告文学”和“工农兵通信员运动”进行组合，

相对“简化”了工农兵通信员运动的史实。这与中

国报告文学的起源存在不同解释有关，也与中国报

告文学形成理论自觉时期的文体认知差异存在一定

关系：“从一开始，他们的观点就存在着分歧或不足，

其集中点是这种文体的属性……”1930年代中国报

告文学的繁荣得益于国际报告文学理论的引入，其

实翻译过来的主要是俄苏和日本等国家的左翼论

述。在报告文学概念被明确固定下来前，这些国家

本身还存在相关不同指称，如“通信文”“报告文”或

“速写”(sketch)等名称在日本曾被穿插使用。中国

左翼理论家几乎同时接受了这些不同外来名词，甚

至将墙头小说也和报告文学并列，如冯雪峰认为“报

告文学，墙头小说，大众朗诵诗等等。这些形式，都

是真的从劳动大众中产生，从萌芽而成长为普罗艺

术的新的形式的”。报告文学史将不同概念和指称

都“简化”为报告文学，可能是因为历史叙述不能事

无巨细，而对这些不同概念和指称而言，要做到不被

“简化”，就应当在文体的竞争当中具有更大优势。

“报告文学”的确比“速写”“墙头小说”等更具有

包容性。“sketch”原为法文，是探访、报告之意，1930
年代将其翻译为“速写”。这个概念在报告文学盛行

前就已出现，从它的性质和任务来看，大多数就是在

报告。茅盾在读了若干国外输入的报告文学后认

为，报告文学形式范围宽阔，sketch则是其中之一。

周钢鸣则认为“报告文学好比一整部的电影片子，而

速写不过是这整部片子里的一片或数片”。夏征农

指出“报告文学，固然不外是速写的另一种形式”，

认为报告文学是从速写这种文体中脱胎而出的。三

位作家观点虽然并不一致，但都明确速写可以被包

容进报告文学。相比之下墙头小说与报告文学之间

关系较为隐晦。墙头小说最早由日本左翼机关刊物

《战旗》杂志发起，以群很清楚“真正的墙头小说，必

须以特定的场所为目标，可以在壁报上揭载，或单独

黏贴在墙头上”，但它并没有真正在“墙头”开展起

来。不过以群还是对墙头小说的严格定义做了些

许改动，为他将墙头小说纳入报告文学做了必要理

论铺垫：“报告文学也称作记录文学或通信文学。凡

是反映直接的事实的，如小小说，墙头小说之类，都

一样可以加入报告文学的范围内。”

报告文学能够“整合”其他形式，还和工农兵通

信员运动的艺术困境有关。左联作家与工农作者都

有不少创作，但倘若将二者的创作分开，我们会发现

工农作者在运动中的声音更像是“低声呢喃”，他们

的创作较为艰难，整体缺乏影响力，相较而言知识分

子作家的创作成就更高，这一事实揭示出左联“理论

构想”与“现实实践”之间的裂隙。虽然左联希望大

众能够自主言说，但当时工农兵文化程度不高、艺术

修养不够等问题非常现实，工农兵暂时还无法做到

表达自如。左联也积极尝试去跨越二者间的鸿沟，

想要解决如何提高的问题。丁玲发表在《北斗》上的

一篇回复工人的《代邮》表明了左联的态度：“你的文

章，当然还有许多毛病，句子的不干净，支配材料也

不十分适当，不过大体是很好的，能够抓住反帝的工

人罢工斗争做题材，是极少见的……你的意见怎么

样?我很希望你更努力下去，如若你有其他稿子，都

可以寄来，我一定为你看，或许还要为你修改一点

的。”丁玲言辞恳切地指出工人阿涛文章的优缺点

并询问阿涛意见，以期在互动中提高工人的艺术水

平。为了保证这种“互动”的有效性和持续性，《萌芽

月刊》还专设“地方通信栏”用以刊载地下层通信，

《文学月报》则主动提拔、培养工农革命作家，声明

“每期将登载至少一篇工人通信员的作品”。

但这种将工人通信朝文艺方向修改的办法见效

相对较慢，于是出现了一种将“通信”等视为“报告文

学”练习期，认为他们可以发展到“报告文学”的表

述，既承认艺术差距，也再度确认了工农兵通信员运

动未来可期。左联作家不是不知道艺术水平高低，

只是他们对成绩的渴望显得有些迫切，就像瞿秋白

所说，“难道所有那些通信，报告，工人作家的‘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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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等等，都是杰出的作品吗?当然不是。而大家仍

旧把这些东西叫做‘文艺’”。左联机关报《前哨》以

“报告”涵盖“地下层通信”，相对模糊地处理了不同

说法：“从农村，工厂，战线，一切地下层，同志们，快

送你们的报告来!!!”还有部分理论家将工农写作划

分为低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工农通信等形式和报告

文学以“艺术”高低相区分，报告文学开始成为通信

等形式的“高级阶段”。正如以群所说：“当我们讨论

到报告文学的时候，必须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是当

作作家预备军的文学修业手段，文艺创作的初步阶

段的报告文学；其次，是作为文学之一样式的报告文

学。”《红色中华》征信稿当中提出希望同志们能更

踊跃地把自己的斗争生活做成通信文字寄来发表，

并直言“我们就是这样来创造中国大众文艺的报告

文学”。周扬对这一表述表示乐观：“工农通信员的

活动是和重大的政治的任务相联系的。这些任务不

一定带着文学的性质，但是普罗列塔利亚特的创造

力，经过工农通信这个练习时期之后，是会达到文学

的领域的。”

实践也证明报告文学相较其他形式而言，在实

现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结合方面有更突出的表现。茅

盾曾批评过左联时期的工农兵通信员运动，他认为

这一运动无视小资产阶级出身作家，把“组织基础的

中心”移到工农身上，在组织上打上了狭窄的观

念。左联的实践与理论预期确实存在出入，其实际

推行情况和“革命作家工农化”的预期仍有很长一段

距离，但也不能完全否认左联在报告文学方面对此

的探索。1933年阿英以南强编辑部名义出版《上海

事变与报告文学》，文艺新闻编辑部推出《上海的烽

火》。这两部报告文学集以编书的形式实现了对知

识分子和工农兵的“组织”。为鼓动更多工农写作，

左联将“编书”形式进一步扩展为“征稿”。上海文学

社《中国的一日》征稿让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都参

与创作，掀起了集体创作热潮，开启了“征稿”组织知

识分子和工农兵的尝试。此外，通过多人提供材料

的集体创作方式也被探索了出来，如《包身工》的创

作离不开许多人提供的意见和实际材料，这种调查

的过程也可说是集体创作的过程。就像以群所说：

“报告文学有效地与‘工农兵通信运动’相结合，使得

它的作者范围及于专门文艺工作者以外的都市店

员、工人、学生、及种种薪金劳动者，乃至一部分乡村

知识分子。”通过口述材料或书面材料，工农兵作者

贡献出自己的经验和智慧，作品也便成了集体创作

的结晶。这种集体创作的形式或许给工农写作带来

“真实性”的疑虑，但左翼方面充分肯定其是“同社会

变革的集团运动实践相配合的文学活动”，认为它有

利于广大的工农文学通信员作家的成长，可以“从这

一工作中提高他们的文学活动和技术的锻炼”。

结语

工农兵通信员运动贯穿了整个左联时期，是左

翼探索培养无产阶级文学者、实现文艺大众化的重

要实践。左翼高度重视工农兵通信运动在文艺大众

化实践中的作用，认为“忽略了最实的推动工农通信

工作的‘文化大众化’的广泛运动，则工农通信工作

将同文化大众化工作一起走到闭塞而停滞的危险

中”。他们甚至将其任务扩展到了许多大众团体中

去，如袁殊谈及工厂通信员活动范围时指出：“在大

众的团体，譬如工人会，农民协会，合作社，工人夜

校，读书班，工会的游艺股等等，都等待着我们的活

动。”但也毋庸讳言，左联时期工农兵通信运动并没

有取得预想那般亮眼的成绩。个中原因或许较为复

杂，大体来说和政治斗争紧张激烈、工农受教育程度

较低、知识分子自我认知等均有一定关系。尽管如

此，左联积极推动知识分子作家和工农作者互动合

作，初步探索了二者结合和提高工农群众文化水平

的现实路径，为延安时期文艺通信员运动积累了前

期经验。与此同时，左联为工农通信等形式寻求艺

术性的出路，不论是出于策略亦或是无心插柳，最终

成就了报告文学，为 193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

和繁荣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注释：

①左联执委会：《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

务》，《文化斗争》1930年8月第1卷第1期。

②史铁儿(瞿秋白)：《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文学》

1932年4月第1卷第1期。

③周起应(周扬)：《关于文学大众化》，《北斗》1932年 7月
第2卷第3、4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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